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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海南赶考的青葱岁月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大学时期的王家儒。

1977年高考准考证上的考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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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是高考季节。
每到这个时候，曾经参加
高考的人们心中或许会
漾起一层涟漪，思绪会回
到自己曾经亲历过的高
考。在恢复高考40周年
之际，1977年高考考生
的经历，尤其值得回味。
这次考试，直接影响到当
时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走
向。很多人因此获得展
翅高飞的机会。“知识改
变命运”这句话成为对那
次高考最好的注脚。这
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海
南：发生在当时那些因为
“上山下乡”错过学业的
知青们身上，发生在高中
毕业后无书可读的其他
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身
上，发生在1977年高三
应届毕业生身上……

知识青年：
放下锄头重拾课本

与全国一样，对于一部分海南知青而
言，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节点，那就是1977
年 12月，恢复高考后首次高考的时间。
这些从海南本地或者从广州等城市来到
海南各个农场、乡村的知青们，已在琼崖
大地上为农村建设奉献了数年乃至更长
的时间，很多人都盼望着能回到家乡，再
次走进窗明几净的课堂。

1977年，他们的命运出现了转折点，
只要通过努力跨过录取分数线，菁菁校园
就遥遥在望。后来这些考上大学的知青
们，这一年都成了他们人生的重要节点。

“海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让我的人生发
生了很大改变。”椰树集团副总工程师覃碧
霞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到一家农场当了
知青。她从最艰苦的基层干起，一丝不苟工
作，不到1年，就当上了农场副场长。1977
年10月，覃碧霞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
立刻找来课本，刻苦复习一个月，顺利考上
了华南理工大学化学系。

像覃碧霞一样，知青们因为扎根农
村，吃苦耐劳的精神已融入血脉中，也非
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宝贵机会，因此普遍学
习非常刻苦。

1972年，15岁的原海南黎族苗族自
治州中学高二学生杨冬梓被安排到乡下当
知青，在乡下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
子。因为在中学时成绩一直很好，在乡下
他也一直没有放弃，没事的时候总在看书。

“1977年，终于盼来了恢复高考的消
息，人生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下子
给我带来了希望。”杨冬梓开始通宵达旦
地看书、做题，她的父亲时隔数十年之后
还记得她那时复习的拼命劲头。看到很
多同学报考大学后，老师在农场大礼堂上
课，为大家补习。这些老师很有奉献精神，
他们夜以继日地为知青们免费补习。报考
的人太多了，大礼堂挤满了听课的学生，
老师得扯着嗓子在讲台上“喊”，下面的学
生每人拿着试题纸，老师一般上午把课讲
完，学生回去就自己做试题，日夜都在做
题，不懂的就回学校请教老师。杨冬梓现
在还记得，那时偶尔走出屋子一看，到处都
可以见到备考的年轻人在看书、做题。

后来，杨冬梓拿到了中山医学院的入
学通知书，如今她已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知青岁月给这些知青考生们留下了
深厚的精神财富，恢复高考又让他们抓住

了时代的机遇。这一段青葱岁月，带给他
们的不仅仅只有回忆，更有从艰苦中磨砺
出的良好品质。

普通往届生：
城乡学生共惜机会

除了知青，参加1977年高考的还有
不少非知青往届生。他们中有因为种种
原因未能成为知青而留守城市的，也有读
完中学后回到农村的。十年间，他们的手
被割稻的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
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已属陌生。
然而，和知青们一样，1977年恢复高考的
机遇到来，他们都非常珍惜。

“我当时是从海南日报上看到恢复高
考的消息的，第一感觉就是希望来了。”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家儒是海口人，
1968年初中毕业后，因为年龄太小而没
能成为知青，留在海口城内学画画、搞美
术创作。到1977年，他的画已经小有名
气。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没有上过高
中的他，也立志要参加高考。他选择考的
是美术院校。当年，广州美术学院派出专
门的老师在海口租用了海口一小的校舍，
设立了考点。美术高考与普通高考不一
样，要求首先递交自己的美术作品，作品
达到要求了才能参加考试。

几年的绘画生涯，王家儒积累了众多
作品，他从中挑选了多幅画作交给美院的
老师，获得了宝贵的准考证。当年，全海
南只有约30名考生获得了广州美院的准
考证，能拿到准考证，本身就说明了考生
的绘画水平。

王家儒记得，当年的考试一共3门专
业课，每门都要考3个小时。第一门是素
描，第二门是色彩，画一系列静物，第三门
是命题创作，题目是描述劳动场景，他画的
是知青耕地的场景。“我每门都一丝不苟地
完成了。毕竟机会难得啊！”王家儒说。

类似的高考故事，也发生在广大的农
村。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
动乱积压下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乃至
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
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
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一时
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
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
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吴伯世为了找课本，就跋山涉水，几
经周折。他是儋州新州中学的毕业生，高
中毕业后成了一名泥瓦工。获悉恢复高
考时，他正在白沙一所农场中学干活，住

宿地在学校图书馆隔壁。为找复习资料，
他中午休息时间到图书馆找，却没有找
到。于是，他又想到了农场中学的李老
师。听说李老师一大早就回家后，他立即
打听好地址急急上路。一路上拉肚子，但
他还是坚持走完了30多里的山道，游过
了珠碧江。没想到，找到李老师家时，却
获悉课本已被烧掉了。

失望的吴伯世，决定干脆回家找。他
带着一包火柴和十个糖果，开始了夜晚的
徒步“长征”，穿梭于白沙的深山胶林之
中，路上还曾经遇到一条5米长的大蛇从
眼前横窜而过。直到第三天，他才回到了
新州，找到了部分1966年前的课本，马上
就开始复习。

应届生：
与哥哥姐姐同样努力

在1977年高考中，还有一批往届生
眼中的“幸运儿”，那就是当年毕业的高中
生。不过，他们虽然比往届生们年轻一
点，对高考却同样不含糊。

“我是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接到恢
复高考的通知的。”陈家富是1977年文
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一毕业就直接回
乡当了农民。接到通知后，他立刻返校参
加复习。当时复习的考生年龄从十五六岁
至三十几岁都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辅导
课非常拥挤，不仅教室里挤满了人，教室外
的走廊里也有不少人在听课。大家都十分
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缺少复习资料
等困难，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复习功课。

陈家富记得当时一高考完就回生产
队参加劳动，接到录取通知书也是在劳
动工地上，时间是1978年1月份，他考取
了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元件与材料专业。
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但那时来自
农村的考生，填报志愿时服从国家分配
是注定要填的，谁也不敢因为志愿的问
题而失去跳岀农门吃商品粮的机会。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应届高中毕业
生很少，从农村来的同学除我外，其它几
位全是中学民办教师。”陈家富说。

而有的应届生虽然同样努力，却没有
那么幸运。

八一总场中学老师罗文盛还记得，
1977年他高二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偏远
的山区兴修水利。10月，他从广播中听
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为之一动。但因
为他在初高中五年基本没有学到多少知
识，尤其是数理化知识几乎一片空白，因
此选择报考了文科类。

高考结束后，他觉得语文、政治、历
史考得还可以，但数学只得了 8分，离
最低录取线还差12分。第一次参加高
考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没有
气馁，后来通过进修、函授，获得了专
科、本科毕业证，加入了教师队伍。

罗文盛认为，作为一名40年前的高考
失败者，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偶然，但也是必
然，高考对人的命运有多么大的影响。

高考记忆
1977

吴伯世在广州读书时
与妻子合影留念。


